刘禹锡诗歌生命意识对高校生命教育的启示

摘 要：刘禹锡诗歌中有大量的关于生命意识的歌咏，他坚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；虽盛年被贬，壮志难酬，坚持追求理想；面对衰老和死亡，乐观达生。刘禹锡的人生际遇和生命意识，值得高校工作者探讨、借鉴、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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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一直是高校教育难言之痛。大学生轻视生命甚至践踏生命的悲剧事件时有发生。从2004年轰动全国的云南大学“马加爵”事件，到2006年华南农业大学十天连发四起的跳楼事件，再到2015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毒害舍友的恶性事件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让每一个高校教育工作者意识到，生命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中之重。
教育本来就是培育生命的事业。直面生命，提高生命价值是教育的目的所在。尊重生命是教育的原点，也是教育的终点。让学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，激发学生对终极信仰的追求，滋养学生的关爱情怀，这是教育的初衷，也是其最本质和最高的价值与目标。当今社会，大学生们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，持续的扩招使得就业形势非常严峻，就业压力巨大。大学生早就不是社会天之骄子，但他们却依然还是父母眼中最好，这一情况又极易形成隐秘的心理压力。其次，大学生自身的小环境也在不断改变，比如个人的情感处理、职业规划、能力提升都应跟着社会形势的方向标，不适应就很容易产生各种危机。高校教育也在不断地寻找相应的生命教育方法。

儒家是一个关注现世的学派，对于生死，孔子早就说过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孔子重视的是生命及生命的价值，对死亡是不予深究的态度。同时儒家对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主张通过生前的建功立业，立德、立言、立功来求得不朽。唐代诗人刘禹锡一生，始终服膺为国为民、建功立业的传统人生价值观。他积极参与王叔文的“永贞革新”，希望能打击宦官势力、革除政治积弊，一洗中唐颓像。因不为保守派所容，顺宗被逼退位，宪宗上台，结果改革随即被中断，所有改革人士被迫害流放。刘禹锡壮年被贬谪，在巴山蜀水兼蹉跎二十多年，却不怨天尤人，更坚信人的积极能动性，认为人是朝代、命运的主宰。面对老境，他持一种顺其自然、乐观达生的态度，以积极的态度，唱出一曲“为霞尚满天”的壮歌，不愧“诗豪”之名。刘禹锡诗歌中生命意识从能从某些方面，给我们予启发。
一、“人天交胜”——生命本体意识的启示
面对逆境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是成就一生的关键。前人的坚韧和顽强是最好的学习榜样。了解前人在面对挫折的态度，让学生在心理上找到类比的对象，当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学会合理释放心情，并坦然的面对人生的挫折。

在贬谪朗州时期，为驳斥韩愈以“论史”为名的有神论：“夫为史者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（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），声援柳宗元《天说》三篇，刘禹锡创作了《天论》三篇，阐述自己对“天”与“人”关系的认识：

大凡入形器者，皆有能有不能。天，有形之大者也；人，动物之尤者也。天之能，人固不能也；人之能，天亦有所不能也。故余曰：天与人交相胜耳。[1] 139（《天论（上）》）
刘禹锡认为，凡是有形体之物，都有所能有所不能。天是有形之物里最大的，人是有形之物里最杰出的。天有天能做的，天能做的，人做不了；人也有人能做的，人能做的天做不了。所以，天与人互相取胜。这里，刘禹锡肯定事物是各有所能，各有所长。“天人关系”是中国传统哲学命题。《荀子·天论》中提出：“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，认为福祸在人不在天。这是传统的唯心主义观点。而刘禹锡通过论证，不仅肯定了天与人各有胜场，还进一步指出“（人）能执人理，与天交胜” [1] 145（《天论（下）》）。他认为：人，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，人的因素才是主要的，天命不能决定一切。这一生命主体意识，反映在诗歌中，就是刘禹锡在诗歌中反复强调的“兴废由人”。

刘禹锡有咏史诗五十余首，是其诗歌创作中很重要，同时也成就很高的一类。这些诗多创作于诗人辗转“巴山楚水凄凉地”（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）的贬谪期间。诗人少负志气，在“永贞革新”中受到重用，被称“有宰相器”[2] 4212，却一朝被贬蹉跎数十年，期间抑郁可想而知。所以这些咏史诗，大多为诗人借题发挥，借古喻今，重在表达主观情感。如《金陵怀古》：

潮满冶城渚，日斜征虏亭。蔡洲新草绿，幕府旧烟青。兴废由人事，山川空地形。后庭花一曲，幽怨不堪听。[1] 627
金陵乃六朝古都。六朝的统治者依靠长江天险，偏安一隅，不思进取，最后相继覆亡，只留下荒草斜阳和一曲幽怨的亡国之音。在伤感中有着冷静的思考：朝代兴亡在于人事，而非地形。诗人借此告诫统治者只有修明政治，才能长治久安。更加能说明刘禹锡“兴废由人”这一思想的是《蜀先主庙》：

天下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势分三足鼎，业复五株钱。得相能开国，生儿不象贤。凄凉蜀故妓，来舞魏宫前。[1] 594
题为蜀先主庙，诗中却无一字谈及“庙”，全写先主刘备三分天下的千秋英雄事业以及西蜀盛衰，特别指出了“得相能开国，生儿不象贤”这关键，认为蜀之盛，在于刘备得一贤相诸葛亮；蜀之亡，在于刘禅昏庸无能，不会用人。兴，在人事，亡，在人事，既是总结历史教训，何尝不是针对李唐王室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。
刘禹锡一生屡受挫折，但他纵观历史发展，结合朝代兴衰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。面对人生磨难，他既肯定“天”这类客观因素对际遇的影响，更看到人的价值，肯定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观能动性，肯定人对自身命运的主动权。从而，虽然 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（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），他仍然客观理性，肯定自身的主体价值，乐观积极。“受谴时方久，分忧政未成。比琼虽碌碌，于铁尚铮铮。” [1] 1479（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）他忧虑的是自己在政治上一事无成，不能为国分忧，而欣慰自己依然保持政治的品格和进取的精神。这种面对挫折，以史为镜，客观理性，肯定自身意义的生命意识，是大学生很好的学习榜样。
二、“蹈道心一”——人生态度的启示
生命中，有顺境也有逆境，有高峰也有低谷。不同的生命阶段，会有不同的生命感受：成功的喜悦，挫折的痛苦，甚至绝望。事实上人生意义的追寻与获得，有很多人往往是在面对逆境、挫折时的领悟和行动之中。作为教育者，应该引导学生全面体验生命。
刘禹锡在《子刘子自传》中自述，出生 “世为儒而仕” [1] 1501的传统官宦之家，自幼“承夙训，禀遗教”。早在他初登科场，尚未出仕之前，他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：“丈夫无特达，虽贵犹碌碌” [1] 585（《华山歌》），他的人生目标，不是高官厚禄，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。可见，刘禹锡的生命价值是和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联系在一起的。而刘禹锡身上最可贵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，就是他对这一生命价值的坚持态度。
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，刘禹锡开始了长达近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。在贬谪朗州后期所写作的《何卜赋》，则更能体现刘禹锡的坚持不渝。在这篇赋中，刘禹锡通过自身际遇和看到的种种自然现象对自幼就怀疑的“力命之说”——所谓人力拗不过天命，进行了反驳，认为人生际遇成败，“主者其时”，时机才是关键，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心态——“蹈道之心一，而俟时之志坚” [1] 23。时机是成功的客观条件，“道”即坚定的信念，“蹈道之心一，而俟时之志坚”，实践自己理想的心情专一，等待时机到来的意志坚定。刘禹锡将“道”和“时”对举，强调实现理想，坚持信念和等待时机才是关键，否定了“命”这一唯心的说法，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，是积极的。甚至年少时，刘禹锡认为“道”比“时”更重要：

“少年负志气，信道不从时。只言绳自直，安知室可欺？百胜难虑敌，三折乃良医。人生不失意，焉能慕知己？” [1] 554（《学阮公体三首》）
年少时，认为怀有远大理想和坚定志向，不需要趋时附势，以为绳墨自直，哪知暗室可欺。百战百胜时是不会警惕敌人，只有经过挫折才能明白教训，更珍惜知己。

这种“蹈道之心一”的坚持，在刘禹锡在贬夔州写的《浪淘沙词九首》最后两首中有更诗意的表达：

莫道谗言如浪深，莫言迁客似沙沉。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

流水淘沙不暂停，前波未灭后波生。令人忽忆潇湘渚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[1] 863
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，刘禹锡等人不断受到政敌的恶意诬陷和打击，刘禹锡却始终坚定乐观。他在这两首诗中言明，大浪淘沙虽然辛苦，但是狂沙最终掩埋不了真金。风起浪涌，事物运动不息，时机总会到来，第二首最后两句，含蓄表示，自己要以屈原为榜样，坚持理想，绝不向恶势力妥协。

宝历二年（826年），诗人结束近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北归，蹉跎半生，已经五十五岁的诗人，依然壮心不已：

昔看黄菊与君别，今听玄蝉我却回。五夜飕飗枕前觉，一年颜状镜中来。马思边草拳毛动，雕眄青云睡眼开。天地肃清堪四望，为君扶病上高台。[1] 738（《始闻秋风》）

诗人把自己比喻成战马，依然向往战场，比喻成大雕，渴望着天空，即使自己已是老病之身，依然希望为国效力。后两年，刘禹锡为主客郎中，分司东都，后由于裴度推荐方归长安，充集贤殿学士。期间诗人意气大振，除了写下著名的《再游玄都观绝句》，讽刺当朝那些汲汲于党争的权贵，还有不断在诗中表示出这样壮志待酬的欣喜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 [1] 789（《赏牡丹》），“早岁忝华省，再来成白头。幸依群玉府，有路向瀛洲” [1] 625（《早秋集贤院即事》）。这里的“瀛洲”不是指传说中的海上仙山，而是喻指翰林院、中书省等近密重地，表达诗人庆幸在历劫归来，白发垂暮之年，还能重新回来政治中心，为国出力。所以清代何焯评论说：“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。” [3] 167。可见，刘禹锡一生执着于经世求用、建功立业的“蹈道心一”。

刘禹锡的这种坚持，使得他整个生命充满昂扬向上、积极进取的精神。即使遭受打击贬谪，他仍然意气不减，坚持有所作为，最终官至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、分司东都。其外，他发愤为诗，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宵”  [1] 829（《秋词》），写下大量优秀诗篇，赢得“诗豪”之名。刘禹锡的遭遇、坚持和成就，是引导大学生体悟生命的多彩性和丰富性，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，激发生命超乎想象的潜能的一个很好的事例。
三、乐观达生——生死观的启示
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没有死亡，就没有所谓生命。健康积极的生死观，同样是生命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开成元年（836年），六十五岁的诗人和同岁的白居易闲居洛阳。白居易作《闻新蝉赠刘二十八》：“只应催我老，兼遣报君知。” [4] 1810刘禹锡《答白刑部闻新蝉》：“蝉声未发前，已自感流年。” [1] 1068可知，岁月催人老，刘禹锡早有年岁之忧。事实上，刘禹锡虽然年寿较永（享年71岁），但是自幼体弱多病，甚至久病成医，他积极搜集当时医方编撰为《传信方》，流传一时。晚年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同患眼疾、足疾，但他在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中写道：

人谁不愿老，老去有谁怜。身瘦带频减，发稀冠自偏。废书缘惜眼，多炙为随年。经事还谙事，阅人如阅川。细思皆幸矣，下此便翛然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[1] 1261
一二句承白居易诗中叹老之意，表达赞同。下面四句，陈述自己也是老病缠身，身瘦发稀，兼患眼疾，多用艾炙。但下面话锋突转，老有老的坏处，但是也有好处。经历的人事多了，事理也就更加谙熟，对人情世故也更加通达。这样一想，反而感到庆幸岁月虽然带走健康，但留下了智慧，心情也就坦然舒畅了。最后两句，更是气势豪放，面对衰老，诗人不悲观、不消极，不要说日落桑榆就晚景凄凉了，满天晚霞依旧辉煌夺目。这两句诗，完美诠释了刘禹锡乐观达生的人生态度，也是对老友白居易的宽慰鼓励。又如“商山紫芝客，应不向秋悲” [1] 1146（《秋日书怀寄白宾客》）、“在人虽晚达，于树似冬青” [1] 1118（《赠乐天》）、“文墨中年旧，松筠晚岁坚” [1] 1226（《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》）等诗句，均可见刘禹锡面对老境的乐观旷达。

面对死亡，诗人又如何呢？年逢花甲的刘禹锡，好友元稹（字微之）、崔群（字敦诗）、崔玄亮（字晦叔）等相继去世。刘禹锡在追念故人的《乐天见寄伤微之、敦诗、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，因成是诗以寄》写道：

吟君叹逝双绝句，使我伤怀奏短歌。世上空惊故人少，集中惟觉祭文多。芳林新叶催陈叶，流水前波让后波。万古到今同此恨，闻琴泪尽欲如何。[1] 1148
故人越来越少，自己写的祭文越来越多，怎能不伤怀。但是悲伤之余，诗人也清醒知道，就像新的叶子不断长出，陈叶总会落下，后浪涌上，前浪总被覆盖，死亡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，伤逝又有何用，以此劝慰好友白居易不要过分伤心。明代胡震亨说：“刘禹锡播迁一生，晚年洛下闲废，与绿野(裴度)、香山(白居易)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，一时以‘诗豪’见推。公亦自有句云：‘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’盖道其实也。” [5] 270
面对必将到来的衰老和死亡，无论是自身的还是亲人朋友的，最好的态度，就是顺其自然、乐观达生。
高等教育，不单是“成才”教育，首先应该是“成人”教育。理性、全面、积极、乐观的生命教育，是“成人”的关键，是学生面对社会、面对生活最强大的铠甲和武器，是他们享受人生的保障。对学生，尤其是大学生而言，空洞的说教有时候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。所以在教育工作中，我们应该多用那些大学生熟悉的古代作家的名人效应, 让他们的事例, 细雨无声地浸润他们的心灵, 使之成为他们借鉴、类比的对象, 在关键时刻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动。刘禹锡的人生际遇和生命意识，当得上生命教育的一个好范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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